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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归侨林良俊成为杰出医生 上
有些人的生活跌

宕起伏、波澜壮阔，
有些人的生活多姿多
彩、温馨浪漫，而我
的 生 活 向 来 平 淡 素
雅。岁月像对待芸芸
众生一样，给予我众
多平凡的经历，于是
我也渐渐学会在这个
斑 斓 的 世 界 淡 定 从
容。

一
我于1938年出生

在印度尼西亚东爪哇
省 一 个 商 人 的 家 庭
里。祖籍福建南安，
父亲为逃壮丁下南洋,
定 居 到 印 尼 爪 哇 岛
KEDIRI埠,娶了当地
女子为妻,生了五男一
女。凭借着闽南人的
勤 劳 吃 苦 , 做 起 士 产
生意,苦心经营，生意
日见兴隆，积蓄了一
点 家 产 , 盖 起 了 两 幢
房屋。抗战爆发后,印
尼华侨心系祖国，采
取了多种方式支持祖
国抗战,有的加入当地
抗日武装,有的回国参
加抗战。日本投降后,
荷兰殖民军又回到印

尼,实行野蛮的殖民统
治。1945年8月17日,
印尼人民经过不屈的
斗争,赢得了国家的独
立。

1950年前后,印尼
出现了一股反华、排
华逆流。这股逆流来
势汹泌,华侨的财产遭
抢劫,房屋被焚毁,有
的在光天化日之下被
杀害、被活埋。我母
亲就是在那个时候被

当地匪徒残忍杀害。
家庭遭此劫难,父亲的
身心受到巨大的打击,
为了生计,父亲决定带
我的两个弟弟回国。
可在临行前发生一突
发事件，我的一个弟
弟因为破伤风不幸死
亡。父亲临时让我顶
替了弟弟的名额，于
是在1952年夏季的一
天,我和弟弟随父亲登
上开往祖国的轮船。
记得我当时站在甲板
上 , 看 着 陆 地 渐 渐 远
去,大海的颜色从黄色
变成浅绿再到蓝色,时
而波澜不惊，时而巨
浪滔天。经过43天的
干辛万苦,终于回到了
家乡--福建省南安县
梅山乡,那年我14岁。

1953年，我进入
南 安 县 梅 山 小 学 读
书，小学校址就设在

林氏祠堂，设施十分
简陋。我从小学习勤
奋 , 简 陋 的 条 件 并 没
有动摇我求知上进的
心,由于学习努力、方
法正确，我的成绩始
终是班级上最好的之
一。记得当时由于刚
回 国 不 久 , 我 说 的 普
通话带着浓重的印尼
东爪哇口音,同学们经
常取笑我,有时老师叫
我 起 来 读 课 文 , 我 大
声 地 读 着 , 结 果 每 次
都引得同学们哄堂大
笑。1956年我初中毕
业,以“三甲生”的身
份 ( 相 当 于 现 在 三 好
生 ) 保 送 南 安 国 光 中
学高中部。升上高中
后我读书更加自觉、
勤奋,学习成绩也十分
稳定。经过3年的努
力,我完成了高中阶段
的学习。在1959年的
高考中,我以优异的成
绩考入福建医学院医
疗系。5年后,也就是
1964年,我大学毕业,
同年被分配到永安林
业汽车保修厂工作。

当 年 , 福 建 永 安
林业汽车保修厂是个
国 有 企 业 主 要 业 务
是搞木材运输的汽车
修理。当我知道被分
配到这样的一个单位
后,内心沮丧，我的梦
想是做一位有专业特
长、名副其实的“生
命守护者” ,能在手
术台上救死扶伤。怎
么把我分配到一个山
区小县刚建厂不久的
医 疗 室 工 作 呢 ? 我 内

心的苦闷与矛盾自不
必言……

二
1 9 6 4 年 8 月 的 一

天,我来到了此前从未
来过的永安，走进了
位于城郊的永安林业
汽车保修厂，望着泥
泞的路,杂乱的厂区,
我心里+分失落。

但是厂领导热情
地接待了我,帮助我解
决了生活上的具体困
难。厂里工人、家属
以及附近的老百姓,听
说来了个科班出生的
大学生医生,也十分尊
重我。领导的关心,大
家的尊重,让我这颗纠
结忧郁的心渐渐平顺
下来。当时和我一起
分配到厂里的还有一
位毕业于福安卫校的
医士,芳名滕淑芳,连
江姑娘。我和她,从相
识到相知,最后结婚,
成为既是工作中的同
事 , 又 是 生 活 中 的 伴
侣。滕淑芳善良、贤
慧，工作中是我的帮
手 , 生 活 上 是 我 的 贤
内助。我和同事们一
起,从零开始,根据基
层医疗室的特点,科学
定位,不断提高诊疗水
平。

我认为，无论是
在遥远的乡村,还是在
繁 华 的 城 市 , 作 为 一
名医生都应该淡泊名
利、心系百姓 服务患
者。所以我确定了面
向基层、面向社会的
工作思路，努力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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